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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情
的
開
端
是
一
通
打
錯
的
電
話
，
在
死
寂
的
夜
裡
響
了
三
聲
，
話
筒
另
一
端
要
找
的
人
並
不
是

他
。
很
久
以
後
，
他
思
索
發
生
在
自
己
身
上
的
種
種
，
並
下
定
結
論
：
這
事
除
了
純
粹
的
機
緣
巧
合
之

外
，
沒
有
別
的
解
釋
。
不
過
，
那
是
很
久
很
久
以
後
的
事
了
。
起
初
，
就
只
是
單
純
的
一
個
事
件
，
與
這

個
事
件
所
帶
來
的
後
果
，
無
論
事
情
的
發
展
是
不
是
會
有
所
不
同
，
也
不
論
這
一
切
是
否
早
在
電
話
那
頭

的
陌
生
人
說
出
第
一
個
字
時
就
已
注
定
，
都
不
是
問
題
。
問
題
在
於
故
事
本
身
，
至
於
有
沒
有
意
義
，
也

和
這
個
故
事
沒
有
關
係
。

對
於
昆
恩
這
個
人
，
我
們
毋
須
太
過
費
心
。
他
是
誰
、
從
哪
裡
來
、
做
過
什
麼
，
都
不
是
太
重
要
。

例
如
，
我
們
知
道
他
三
十
五
歲
。
我
們
知
道
他
結
過
婚
，
有
過
小
孩
，
但
是
老
婆
孩
子
都
死
了
。
我
們
知

道
他
寫
書
，
更
精
確
地
說
，
我
們
知
道
他
寫
推
理
小
說
，
用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的
筆
名
發
表
，
平
均
一
年
寫

一
本
，
賺
的
錢
足
夠
讓
他
在
紐
約
的
小
公
寓
裡
過
上
差
不
多
的
生
活
。
他
一
年
花
在
寫
書
的
時
間
頂
多
只

有
五
、
六
個
月
，
所
以
其
他
時
間
想
做
什
麼
都
可
以
。
他
大
量
閱
讀
，
逛
畫
展
，
看
電
影
。
夏
季
，
他
看

電
視
轉
播
的
棒
球
賽
；
冬
季
，
他
去
看
歌
劇
。
然
而
，
他
最
愛
的
是
散
步
，
無
論
晴
雨
，
不
分
寒
暑
，
他

幾
乎
每
一
天
都
出
門
在
城
裡
散
步
。
他
倒
也
沒
真
的
走
到
哪
裡
去
，
就
只
是
隨
興
之
所
至
，
兩
條
腿
帶
他

往
哪
裡
去
，
就
到
哪
裡
去
。

紐
約
是
個
取
之
不
竭
的
空
間
，
是
一
個
走
不
盡
的
迷
宮
，
無
論
走
得
多
遠
，
無
論
對
鄰
里
街
巷
有
多

深
的
了
解
，
他
始
終
擺
脫
不
了
迷
失
的
感
覺
。
不
僅
是
在
城
裡
迷
了
途
，
甚
至
也
在
心
裡
找
不
到
自
己
的

存
在
。
每
回
散
步
，
他
彷
彿
拋
開
了
自
己
，
藉
著
讓
自
己
身
陷
街
道
的
車
流
人
龍
，
也
藉
著
將
自
己
化
簡

成
一
雙
窺
伺
的
眼
，
他
擺
脫
思
考
的
義
務
，
並
藉
此
為
自
己
帶
來
祥
靜
，
讓
內
心
得
以
放
空
。
整
個
世
界

在
他
之
外
、
在
他
周
遭
、
在
他
面
前
，
那
不
斷
變
化
的
迅
捷
速
度
，
讓
他
不
可
能
在
任
何
單
一
事
物
上
耽

溺
過
久
。
他
把
一
腳
抬
起
放
到
另
一
腳
前
面
，
讓
自
己
隨
著
身
體
四
處
晃
蕩
。
動
才
是
本
質
。
因
著
漫
無

目
標
的
散
步
，
所
有
的
地
方
都
變
得
毫
無
二
致
，
身
在
何
處
再
也
無
關
緊
要
。
散
步
散
到
最
盡
興
時
，
他

覺
得
自
己
彷
彿
置
身
於
虛
無
之
境
，
而
這
就
是
他
最
終
所
追
求
的
：
置
身
於
虛
無
之
境
。
紐
約
就
是
他
在

自
身
周
遭
所
建
立
的
虛
無
之
境
，
他
明
白
自
己
再
也
不
想
離
開
此
地
了
。

過
去
，
昆
恩
比
較
有
企
圖
心
。
年
輕
的
時
候
，
他
出
版
了
好
幾
本
詩
集
，
寫
過
劇
本
和
文
學
評
論
，

也
做
了
不
少
長
篇
的
翻
譯
，
但
是
一
夕
之
間
，
他
突
然
全
放
棄
了
。
他
對
朋
友
說
，
一
部
分
的
他
已
經
死

了
，
他
不
想
讓
那
個
自
我
陰
魂
不
散
。
也
就
是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他
開
始
用
﹁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﹂
這
個
筆

名
。
昆
恩
再
也
不
是
那
個
能
寫
書
的
人
，
雖
然
就
很
多
方
面
來
說
，
昆
恩
還
繼
續
存
在
，
但
他
再
也
不
為

其
他
人
而
存
在
，
他
只
為
自
己
而
活
。

他
繼
續
寫
作
，
因
為
這
是
他
覺
得
自
己
唯
一
能
做
的
事
。
推
理
小
說
似
乎
是
個
合
理
的
出
路
。
推

理
小
說
所
需
要
的
迷
離
情
節
，
他
輕
輕
鬆
鬆
就
寫
得
出
來
，
而
且
不
費
吹
灰
之
力
就
寫
得
很
好
。
對
於
寫

出
來
的
東
西
，
他
並
不
認
為
自
己
是
作
者
，
也
就
不
覺
得
負
有
責
任
，
因
而
打
從
心
裡
就
沒
有
挺
身
捍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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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動
力
。
畢
竟
，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是
虛
構
出
來
的
，
儘
管
出
自
昆
恩
本
人
之
手
，
現
在
卻
已
經
擁
有
獨
立

的
人
生
了
。
昆
恩
很
敬
重
他
，
有
時
甚
至
還
很
羨
慕
，
可
是
從
沒
欽
羨
到
相
信
自
己
和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是

同
一
個
人
。
正
因
如
此
，
他
始
終
隱
身
在
筆
名
背
後
，
未
曾
走
到
幕
前
。
他
有
個
經
紀
人
，
但
兩
人
素
未

謀
面
，
往
來
僅
限
於
書
信
，
昆
恩
還
為
此
在
郵
局
租
了
郵
政
信
箱
。
出
版
社
也
一
樣
，
支
付
費
用
、
款
項

和
版
稅
都
透
過
經
紀
人
轉
交
給
昆
恩
。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的
作
品
從
來
不
印
作
者
的
照
片
或
生
平
簡
介
。
威

廉
．
威
爾
森
從
未
列
名
任
何
作
家
名
錄
，
也
從
未
接
受
專
訪
，
收
到
的
所
有
信
件
都
交
由
經
紀
人
的
祕
書

回
覆
。
就
昆
恩
所
知
，
他
的
祕
密
無
人
知
悉
。
起
初
，
朋
友
們
知
道
他
放
棄
寫
作
時
，
都
會
問
他
打
算
如

何
維
持
生
計
，
他
總
是
拿
同
一
套
說
詞
搪
塞
：
他
繼
承
了
妻
子
的
信
託
基
金
。
事
實
上
，
他
的
妻
子
根
本

就
沒
有
錢
，
並
且
他
也
不
再
有
任
何
朋
友
了
。

至
今
五
年
多
了
，
他
不
再
那
麼
常
想
起
兒
子
，
不
久
之
前
，
他
把
妻
子
的
照
片
從
牆
上
取
了
下
來
。

每
隔
一
段
時
間
，
他
會
突
然
有
一
種
將
三
歲
男
孩
摟
在
懷
裡
的
感
覺
，
但
那
不
算
是
他
心
裡
真
正
的
想

法
，
甚
至
也
算
不
上
是
回
憶
。
那
只
是
一
種
肢
體
的
感
覺
，
是
過
往
時
光
在
身
上
所
留
下
的
烙
印
，
他
完

全
無
法
控
制
。
如
今
，
這
樣
的
時
刻
不
再
那
麼
常
出
現
了
，
最
主
要
是
事
情
似
乎
開
始
因
他
而
改
變
了
。

他
不
再
希
望
自
己
死
去
，
但
也
不
能
說
他
很
高
興
自
己
還
活
著
，
可
是
至
少
不
再
因
為
自
己
活
著
而
怨
天

尤
人
。
他
活
著
，
這
個
牢
不
可
破
的
事
實
慢
慢
地
讓
他
著
迷
，
彷
彿
他
已
經
設
法
活
過
自
己
的
大
限
，
過

著
某
種
近
似
死
後
的
生
活
。
他
夜
裡
不
再
亮
著
燈
睡
覺
，
也
已
經
好
幾
個
月
不
記
得
自
己
做
過
的
夢
。

夜
裡
，
昆
恩
躺
在
床
上
抽
菸
，
傾
聽
雨
珠
打
在
窗
上
的
聲
音
。
他
很
想
知
道
雨
何
時
停
，
也
在
心
中

暗
忖
，
自
己
早
上
會
想
散
步
散
得
長
一
些
或
短
一
些
。
有
本
翻
開
的
︽
馬
可
孛
羅
遊
記
︾
面
朝
下
躺
在
他

身
邊
的
枕
頭
上
。
自
從
兩
個
星
期
前
寫
完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最
新
的
作
品
之
後
，
他
就
一
直
提
不
起
勁
來
。

他
筆
下
的
敘
事
主
角
私
家
偵
探
麥
克
斯
．
渥
克
破
解
了
一
系
列
精
心
策
劃
的
犯
罪
事
件
，
挨
了
不
少
揍
，

歷
經
數
次
九
死
一
生
的
際
遇
，
他
的
奮
力
而
為
，
搞
得
昆
恩
有
點
筋
疲
力
竭
。
幾
年
來
，
渥
克
變
得
和
昆

恩
極
其
親
近
，
對
他
來
說
，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一
直
都
只
是
個
抽
象
的
人
物
，
但
渥
克
卻
有
了
生
命
。
在
昆

恩
逐
漸
發
展
出
來
的
三
重
人
格
中
，
威
爾
森
扮
演
了
某
種
腹
語
者
的
角
色
，
昆
恩
自
己
是
個
啞
巴
，
而
渥

克
則
是
那
個
表
明
行
動
意
旨
、
栩
栩
如
生
的
嗓
音
。
如
果
威
爾
森
是
個
幻
覺
，
那
麼
他
的
存
在
就
只
是
為

了
證
明
其
他
兩
個
人
存
在
的
合
理
性
。
如
果
威
爾
森
不
存
在
，
那
麼
他
就
只
是
一
座
橋
樑
，
讓
昆
恩
可
以

透
過
他
而
走
向
渥
克
。
慢
慢
地
，
渥
克
在
昆
恩
生
命
中
逐
漸
占
有
一
席
之
地
，
是
他
精
神
上
的
兄
弟
，
孤

寂
之
中
的
同
志
。

昆
恩
拿
起
︽
馬
可
孛
羅
遊
記
︾，
重
新
讀
第
一
頁
：
﹁
吾
人
將
如
實
記
述
眼
所
見
、
耳
所
聞
，
爰
本

書
或
為
忠
實
紀
錄
，
絕
無
任
何
虛
構
偽
造
。
有
閱
讀
本
書
或
聽
聞
本
書
者
，
皆
可
信
其
為
真
。
﹂
正
當
昆

恩
開
始
思
索
這
幾
個
句
子
的
意
義
，
在
心
中
反
覆
思
忖
作
者
信
誓
旦
旦
的
保
證
時
，
電
話
響
了
。
很
久
之

後
，
在
他
可
以
重
新
拼
湊
出
當
晚
的
原
貌
時
，
他
會
記
得
自
己
瞥
了
時
鐘
一
眼
，
看
見
時
間
已
過
十
二

點
，
很
納
悶
誰
會
在
三
更
半
夜
打
電
話
給
他
。
他
心
想
，
最
可
能
的
是
：
壞
消
息
。
他
從
床
上
爬
起
來
，

光
著
身
子
走
向
電
話
，
在
鈴
響
第
二
聲
的
時
候
拿
起
話
筒
。

﹁
喂
？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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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一
端
沉
默
良
久
，
有
那
麼
一
會
兒
，
昆
恩
以
為
打
來
的
人
已
經
掛
掉
電
話
了
。
此
時
，
話
筒
裡
響

起
一
個
昆
恩
從
未
聽
過
的
嗓
音
，
彷
彿
從
遙
遠
的
地
方
傳
來
。
那
聲
音
既
機
械
化
又
充
滿
情
感
，
像
耳
語

般
低
微
卻
又
清
晰
可
聞
，
而
那
聲
調
，
讓
昆
恩
分
不
出
講
話
的
到
底
是
男
是
女
。

﹁
喂
？
﹂
那
聲
音
說
。

﹁
哪
位
？
﹂
昆
恩
問
。

﹁
喂
？
﹂
那
聲
音
又
說
。

﹁
我
在
聽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哪
位
？
﹂

﹁
是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嗎
？
﹂
那
聲
音
問
：
﹁
我
要
找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。
﹂

﹁
這
裡
沒
這
個
人
。
﹂

﹁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，
奧
斯
特
偵
探
社
的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。
﹂

﹁
對
不
起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你
一
定
是
打
錯
電
話
了
。
﹂

﹁
這
事
很
緊
急
。
﹂
那
聲
音
說
。

﹁
我
幫
不
上
忙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這
裡
沒
有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這
個
人
。
﹂

﹁
你
不
明
白
。
﹂
那
聲
音
說
：
﹁
就
快
沒
有
時
間
了
。
﹂

﹁
那
我
建
議
你
掛
掉
重
打
。
這
裡
不
是
偵
探
社
。
﹂

昆
恩
掛
掉
電
話
。
他
站
在
冰
冷
的
地
板
上
，
低
頭
看
著
自
己
的
腳
、
膝
蓋
，
和
他
軟
趴
趴
的
陰
莖
。

有
那
麼
一
下
子
，
他
很
懊
悔
自
己
對
打
電
話
來
的
人
那
麼
不
客
氣
。
他
想
，
能
和
那
人
再
多
周
旋
一
會

兒
，
一
定
會
很
有
意
思
。
說
不
定
他
能
在
這
個
案
子
裡
找
出
蛛
絲
馬
跡—

或
許
還
能
幫
上
一
點
忙
。﹁
我

得
學
會
讓
自
己
站
著
的
時
候
腦
筋
轉
快
一
點
。
﹂
他
對
自
己
說
。

昆
恩
和
大
多
數
人
一
樣
，
對
於
犯
罪
勾
當
幾
乎
一
無
所
知
。
他
沒
謀
害
過
任
何
人
，
沒
偷
過
任
何
東

西
，
也
不
認
識
任
何
犯
過
類
此
罪
行
的
人
。
他
沒
進
過
警
察
局
，
沒
見
過
任
何
私
家
偵
探
，
也
沒
和
任
何

罪
犯
講
過
話
。
他
對
這
方
面
所
知
的
一
切
，
都
是
從
書
本
、
電
影
和
報
紙
上
看
來
的
。
然
而
，
他
並
不
認

為
這
算
得
上
是
障
礙
。
他
所
寫
的
故
事
讓
他
感
興
趣
之
處
，
不
在
於
它
們
和
這
個
世
界
的
關
係
，
而
在
它

們
和
其
他
故
事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遠
在
成
為
威
廉
．
威
爾
森
之
前
，
昆
恩
就
已
經
是
推
理
小
說
的
愛
好
者
。

他
知
道
大
部
分
的
推
理
小
說
都
寫
得
很
爛
，
禁
不
起
最
輕
微
的
檢
驗
。
然
而
，
這
種
形
式
的
小
說
就
是
能

吸
引
他
，
只
有
極
少
數
爛
到
無
以
復
加
的
推
理
小
說
，
他
才
會
拒
絕
讀
。
儘
管
他
對
其
他
書
籍
的
品
味
極

其
嚴
苛
，
要
求
高
到
器
量
狹
小
的
地
步
，
然
而
他
對
推
理
小
說
幾
乎
是
來
者
不
拒
。
心
情
好
的
時
候
，
一

口
氣
讀
個
十
本
、
十
二
本
都
沒
有
問
題
。
饑
渴
的
感
覺
緊
緊
攫
住
他
，
拚
命
渴
求
某
種
特
殊
的
食
糧
，
他

要
一
直
吃
到
再
也
吃
不
下
為
止
。

他
之
所
以
喜
歡
推
理
小
說
，
是
喜
歡
書
中
那
種
豐
足
而
簡
約
的
感
覺
。
好
的
推
理
小
說
絕
不
浪
費

筆
墨
，
每
一
字
每
一
句
都
有
其
重
要
性
，
即
便
目
前
不
具
重
要
性
，
未
來
也
將
會
累
積
成
某
種
重
要
性
。

書
裡
的
世
界
活
了
起
來
，
和
祕
密
、
矛
盾
交
織
著
種
種
可
能
性
。
所
見
所
說
的
每
一
件
事
，
即
便
是
最
微

不
足
道
、
最
細
瑣
的
事
情
，
都
和
故
事
的
發
展
有
關
係
，
任
何
細
節
都
不
容
忽
視
。
一
切
都
變
得
事
關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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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，
故
事
的
重
心
會
隨
著
推
動
情
節
的
每
一
個
事
件
而
改
變
。
因
此
，
重
心
無
所
不
在
，
在
故
事
結
束
之

前
，
根
本
無
從
畫
成
任
何
一
個
圓
。

偵
探
是
一
個
去
看
、
去
聽
的
角
色
，
他
穿
透
物
體
與
事
件
所
構
成
的
迷
障
，
推
敲
出
想
法
，
把
所
有

的
事
情
拼
湊
起
來
，
釐
清
道
理
來
。
事
實
上
，
作
者
與
偵
探
的
角
色
可
以
互
換
。
讀
者
透
過
偵
探
的
眼
睛

看
見
世
界
，
彷
彿
首
次
體
驗
到
種
種
細
節
的
湧
現
。
他
會
察
覺
到
周
遭
的
事
物
，
彷
彿
聽
見
它
們
對
他
說

話
，
彷
彿
因
為
他
此
刻
的
注
意
，
讓
這
些
事
物
開
始
變
得
別
具
意
義
，
而
不
只
是
單
純
的
存
在
。﹁Private 

eye

﹂︵
私
家
偵
探
︶，
這
個
詞
在
昆
恩
看
來
有
三
重
意
義
。﹁eye

﹂，
唸
起
來
像
字
母
﹁
i
﹂，
代
表
了

﹁investigator

﹂︵
調
查
者
︶，
而
大
寫
的
﹁
I
﹂︵
我
︶
是
躲
在
會
呼
吸
的
自
我
之
中
那
個
小
小
的
生
命
蓓

蕾
。
同
時
，
這
也
是
作
者
的
眼
睛
︵eye

︶，
一
隻
從
作
者
內
在
往
外
望
向
世
界
的
眼
睛
，
要
求
這
世
界
在

他
面
前
展
露
真
面
目
。
五
年
來
，
昆
恩
始
終
活
在
這
種
雙
面
人
生
裡
。

當
然
，
他
很
久
之
前
就
不
再
認
為
自
己
是
真
實
的
了
。
倘
若
他
現
在
還
算
活
在
世
上
，
那
也
僅
僅

是
間
接
地
透
過
麥
克
斯
．
渥
克
這
個
想
像
人
物
而
存
在
。
他
的
偵
探
必
須
是
真
實
的
，
推
理
小
說
的
本
質

如
是
要
求
。
倘
若
昆
恩
允
許
自
己
消
失
，
退
居
於
與
世
隔
絕
的
陌
生
環
境
之
中
，
渥
克
卻
還
是
繼
續
存
在

於
其
他
人
的
世
界
裡
，
而
且
昆
恩
愈
是
消
聲
匿
跡
，
渥
克
在
這
世
界
上
的
存
在
似
乎
就
愈
持
久
。
昆
恩
不

時
覺
得
自
己
格
格
不
入
，
但
渥
克
卻
敢
作
敢
為
、
快
人
快
語
，
無
論
身
處
何
地
都
輕
鬆
自
在
。
對
昆
恩
造

成
問
題
的
一
切
，
在
渥
克
身
上
卻
顯
得
理
所
當
然
，
他
在
冒
險
歷
程
中
應
付
暴
力
場
面
的
漠
然
輕
鬆
，
每

每
令
創
造
他
的
人
為
之
感
佩
。
要
說
昆
恩
希
望
自
己
變
成
渥
克
，
或
是
想
像
自
己
像
他
那
樣
，
都
不
見
得

正
確
，
但
是
在
寫
作
的
時
候
假
裝
自
己
是
渥
克
，
知
道
自
己
願
意
的
話
可
以
成
為
渥
克
︵
即
便
只
在
內
心

裡
︶，
都
能
讓
昆
恩
覺
得
安
心
。

那
天
夜
裡
，
終
將
沉
沉
入
睡
之
際
，
昆
恩
試
著
想
像
渥
克
會
對
電
話
裡
的
那
個
陌
生
人
怎
麼
說
。
在

他
後
來
遺
忘
的
夢
中
，
他
發
現
自
己
獨
自
在
房
間
裡
，
對
著
一
堵
空
無
一
物
的
白
牆
開
槍
。

隔
天
夜
裡
，
昆
恩
並
沒
有
心
理
準
備
。
他
反
覆
思
索
那
個
意
外
，
不
認
為
那
個
陌
生
人
會
再
打
來
。

結
果
，
他
坐
在
浴
室
上
大
號
的
時
候
，
電
話
又
響
了
。
時
間
比
前
一
夜
晚
了
點
，
大
概
是
十
二
點
五
十
或

五
十
幾
分
。
昆
恩
在
狹
小
的
浴
室
裡
辦
大
事
，︽
馬
可
孛
羅
遊
記
︾
翻
開
攤
在
膝
上
，
才
剛
讀
到
馬
可
孛
羅

從
北
京
到
廈
門
的
那
一
章
。
電
話
鈴
聲
格
外
惹
人
惱
火
，
要
及
時
接
起
電
話
，
意
味
著
他
得
沒
擦
屁
股
就

衝
出
去
，
他
可
不
喜
歡
在
這
種
狀
態
下
穿
過
公
寓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要
是
他
按
照
平
常
的
速
度
完
事
，
他
就

無
法
及
時
接
起
電
話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昆
恩
卻
覺
得
自
己
並
不
想
動
。
電
話
不
是
他
喜
歡
的
東
西
，
他
不
只

一
次
想
拔
掉
電
話
。
他
最
厭
惡
的
是
電
話
的
專
制
蠻
橫
，
不
僅
擁
有
力
量
違
背
他
的
意
願
、
干
擾
他
正
在

做
的
事
，
而
且
總
是
讓
他
不
得
不
屈
服
。
這
一
次
，
他
決
定
力
抗
到
底
。
但
是
鈴
響
到
第
三
聲
，
他
的
腸

子
已
經
清
空
了
。
第
四
聲
鈴
響
，
他
已
經
擦
淨
自
己
了
。
第
五
聲
鈴
響
，
他
拉
起
褲
子
，
走
出
浴
室
，
不

慌
不
忙
地
穿
過
公
寓
。
第
六
聲
鈴
響
時
，
他
接
起
電
話
，
但
另
一
端
沒
有
聲
音
。
打
電
話
的
人
掛
掉
電
話

了
。

隔
天
夜
裡
，
他
準
備
妥
當
，
伸
展
四
肢
躺
在
床
上
，
仔
細
翻
看
︽
體
育
新
聞
︾，
等
待
那
個
陌
生
人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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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次
打
來
。
每
隔
一
會
兒
，
開
始
覺
得
緊
張
的
時
候
，
他
就
起
身
在
公
寓
裡
踱
步
。
他
放
了
海
頓
的
歌
劇

﹁
月
世
界
﹂︵Il M

ondo della Luna

︶，
從
頭
聽
到
尾
。
他
等
了
又
等
，
到
了
兩
點
半
，
他
終
於
放
棄
，
上
床

睡
覺
。隔

天
他
又
等
了
一
個
晚
上
，
再
隔
天
也
是
，
就
在
他
明
白
自
己
的
揣
測
完
全
沒
有
道
理
，
打
算
放

棄
計
畫
時
，
電
話
響
了
。
這
天
是
五
月
十
九
日
。
他
記
得
日
期
，
因
為
這
天
是
他
爸
媽
的
結
婚
紀
念
日
，

或
者
應
該
說
如
果
他
爸
媽
還
在
世
的
話
，
就
是
個
值
得
紀
念
的
日
子
。
他
媽
媽
有
一
回
告
訴
他
，
他
是
在

她
的
新
婚
之
夜
受
孕
成
胎
的
。
這
件
事
一
直
很
吸
引
他—

竟
然
可
以
精
確
知
道
他
從
何
時
何
刻
開
始
存

在—

多
年
以
來
，
他
也
一
直
偷
偷
在
這
一
天
慶
祝
他
的
生
日
。
這
一
次
，
電
話
來
得
比
前
兩
次
稍
早
一

些
，
還
不
到
十
一
點
，
他
伸
手
去
接
電
話
時
，
還
以
為
是
別
人
打
來
的
。

﹁
喂
？
﹂
他
說
。

再
一
次
，
電
話
另
一
端
默
然
無
聲
。
昆
恩
馬
上
知
道
這
就
是
那
個
陌
生
人
。

﹁
喂
？
﹂
他
又
說
：
﹁
我
能
幫
你
什
麼
嗎
？
﹂

﹁
是
的
。
﹂
那
個
聲
音
終
於
說
話
了
，
用
同
樣
機
械
式
的
低
語
、
同
樣
絕
望
的
語
氣
。﹁
是
的
，
現
在

就
需
要
，
不
能
拖
延
。
﹂

﹁
需
要
什
麼
？
﹂

﹁
講
話
，
現
在
，
現
在
就
要
講
，
是
的
。
﹂

﹁
你
要
找
誰
講
？
﹂

﹁
就
是
那
個
人
啊
，
奧
斯
特
，
說
他
自
己
叫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的
那
個
人
。
﹂

這
一
回
昆
恩
毫
不
遲
疑
。
他
知
道
自
己
想
做
什
麼
，
既
然
時
機
來
了
，
也
就
做
了
。

﹁
說
吧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我
就
是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。
﹂

﹁
終
於
，
我
終
於
找
到
你
了
。
﹂
他
聽
得
出
來
那
個
聲
音
如
釋
重
負
，
似
乎
突
然
擁
有
了
真
切
的
平

靜
。

﹁
沒
錯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終
於
。
﹂
他
頓
了
一
下
，
讓
這
兩
個
字
沉
澱
，
不
只
讓
自
己
理
解
，
也
讓
對

方
理
解
。﹁
我
能
為
你
做
什
麼
？
﹂

﹁
我
需
要
幫
助
。
﹂
那
個
聲
音
說
：
﹁
有
很
大
的
危
險
。
他
們
說
你
在
這
方
面
是
最
厲
害
的
。
﹂

﹁
那
得
看
你
指
的
是
什
麼
事
。
﹂

﹁
我
指
的
是
死
亡
，
我
指
的
是
死
亡
和
謀
殺
。
﹂

﹁
那
我
可
幫
不
上
忙
了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我
不
幹
殺
人
這
行
。
﹂

﹁
不
是
。
﹂
那
聲
音
暴
躁
地
說
：
﹁
我
的
意
思
恰
恰
相
反
。
﹂

﹁
有
人
要
殺
你
？
﹂

﹁
是
的
，
殺
我
。
沒
錯
，
有
人
要
謀
殺
我
。
﹂

﹁
你
要
我
保
護
你
？
﹂

﹁
保
護
我
，
是
的
，
然
後
找
出
要
殺
我
的
那
個
人
。
﹂

﹁
你
不
知
道
是
誰
？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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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我
知
道
，
是
的
，
我
當
然
知
道
，
可
是
我
不
知
道
他
在
哪
裡
。
﹂

﹁
你
能
說
得
詳
細
一
點
嗎
？
﹂

﹁
現
在
不
行
，
不
能
在
電
話
上
說
，
太
危
險
了
。
你
得
過
來
。
﹂

﹁
明
天
如
何
？
﹂

﹁
很
好
，
明
天
。
明
天
早
一
點
，
早
上
。
﹂

﹁
十
點
？
﹂

﹁
很
好
，
十
點
。
﹂
那
聲
音
給
了
個
位
於
東
六
十
九
街
的
地
址
。﹁
別
忘
了
，
奧
斯
特
先
生
，
你
一
定

要
來
。
﹂

﹁
別
擔
心
。
﹂
昆
恩
說
：
﹁
我
會
到
的
。
﹂

2

隔
天
早
上
，
昆
恩
比
過
去
幾
個
星
期
都
早
起
。
他
喝
他
的
咖
啡
，
塗
奶
油
在
他
的
吐
司
上
，
讀
報
上

的
棒
球
賽
績
︵
因
為
第
九
局
的
失
誤
，
大
都
會
又
輸
了
，
比
數
是
二
比
一
︶，
完
全
沒
想
到
自
己
就
要
去
赴

他
的
約
會
，
就
連
﹁
他
的
約
會
﹂
這
個
詞
，
在
他
聽
來
都
很
怪
異
。
這
不
是
他
的
約
會
，
是
保
羅
．
奧
斯

特
的
，
而
保
羅
．
奧
斯
特
是
誰
，
他
可
是
一
點
概
念
都
沒
有
。
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他
發
現
自
己
模
仿
準
備
出
門
的
人
，
模
仿
得
挺
像
樣
的
。
他
收
拾
餐
桌
上
的
早

餐
碗
碟
，
把
報
紙
丟
到
沙
發
上
，
進
浴
室
沖
澡
、
刮
鬍
子
，
然
後
裹
著
兩
條
毛
巾
走
到
臥
房
，
開
衣
櫥
挑

出
這
天
要
穿
的
衣
服
。
他
察
覺
自
己
想
穿
外
套
配
領
帶
。
妻
子
與
兒
子
的
葬
禮
過
後
，
昆
恩
沒
再
打
過
領

帶
，
甚
至
不
記
得
自
己
是
不
是
還
留
有
領
帶
。
但
確
實
還
有
一
條
，
掛
在
亂
糟
糟
的
衣
櫥
裡
。
他
不
考
慮

白
襯
衫
，
那
穿
起
來
太
過
正
式
，
於
是
他
挑
了
一
件
灰
紅
相
間
的
格
子
襯
衫
來
搭
灰
色
領
帶
，
有
點
恍
惚

地
穿
上
。

他
伸
手
握
住
門
把
時
，
才
懷
疑
起
自
己
到
底
在
幹
什
麼
。﹁
我
好
像
是
要
出
門
。
﹂
他
對
自
己
說
：

﹁
可
是
如
果
我
要
出
門
，
我
到
底
是
要
去
哪
裡
呢
？
﹂
一
個
小
時
之
後
，
他
在
第
七
十
街
和
第
五
大
道
路
口

下
了
四
號
巴
士
時
，
還
是
無
法
回
答
這
個
問
題
。
他
的
身
側
是
公
園
，
在
早
晨
的
陽
光
之
下
顯
得
翠
綠
蓊

鬱
，
鮮
明
清
晰
的
光
影
倏
地
飛
閃
。
他
的
另
一
側
是
弗
利
克
美
術
館
，
莊
嚴
的
白
色
建
築
彷
彿
已
棄
留
給


